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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非常感谢，真的非常感谢。我想说几句话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能请人把问题读出来吗？那好，再来一次。那些不在场的人，他们面前有这些问题，我也不太清楚是什么。我们在讨论——先让我来建议一下。能有机会做这件事，我真的很高兴。

    谈到疗愈，知道我们想要什么也很重要。有人说自己在生病，疾病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团乱。我认为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。我们在谈论疾病，在谈论以下这些障碍：有身体——但作为佛教徒，其实身体是次要的，心才是根本，才是主要的。然后，我们必须处理这个烂摊子——心的烂摊子。这非常重要。所以，当我们谈到疗愈的时候，我想我们应该谈的是修复。但我再说一次，我们谈的不是身体障碍的修复，而是心理因素的修复。正是在这里，我相信佛教真的可以提供极其广阔、无边无际，而且非常进步的形式与应用，来处理这个烂摊子——或者说，心的创伤，心的疾病。

    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，或者说一件事。当时我在西藏，你们都知道有一位叫……的人，他出现的频率很高，他被头痛所困扰。他会去找他最亲近的一位弟子。我已经在问他了，我问他，他们让他伸出手来。他不是治疗师，也不是按摩治疗师，但我总是请他用手摸摸她的头。其他弟子们就问他，为什么每次都这样——为什么他每次都去找那个人来处理这些身体上的问题，而不是去找医生、专业治疗师。尊·汤帕总是这么说——她是我这辈子认识的最善良的人之一，是我所遇见过的。你们中间也许有人认识她，认识她对树木的崇敬，以及她对善良与慈悲的礼敬——这个故事再次把你们带入了另一个世界。

    说来，你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学者了。他以一种更犀利的方式，非常认真地学习。那个人有很多深邃的一面。我曾经有过许多老师，在西藏学了很多东西，我曾经一遍遍地背诵、背诵。他诵出自己的教义，老师们不断引用他的话，把那些话转述给我，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声誉。

    今天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来自印度尼西亚的——每次我已经说过了——提到了帕卡拉，那里写着帕卡诺的名字。她把双手合在一起。他们把手放在头顶上，他们的眼神里带着某种宁静。但当他谈到那另一面的时候，她只是把双手合十。然后弟子们再次问他，为什么要提到舍尔林、平和，以及向其他老师致敬——那个不同的答案是：因为你把这些东西擦拭得非常干净。他学到了什么是生命中珍贵而有价值的——善良。于是他触及到了，他是一个被许多人深深尊敬的人，包括那些在其他地方让我怀有感恩与善良的人。

    所以按你说的……过去，我已经身体很好了，所以才问。尊说，现在轮到他了。不是因为敦坎帕会按摩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他们是纯洁善良的管道。所以我认为这个故事——这个故事没有明说的，其实传递了相当多的东西。

    在当今这个世界，我们并不那么在乎这个。我们把这叫做善良。有善良的人并不多。在这个资本主义的世界，由消费主义和资本主义所驱动的市场里，善良其实并不——它并不给我们带来利益，它不是我们能够营销的东西。那怎么判断呢？于是，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我们所谓的……那是可以出售的东西，一切都是如此，都变成了可销售的形式。比如教育，我们整个教育体系基本上已经变成了这样——一桩安逸的社区生意。同样，新闻记者理应……他们应该提供关于世界上发生之事的客观信息，但所有的记者和新闻业都已经变成了消费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工具。不只是教育机构或新闻业，所有这些世俗机构——但是，就连这种风气，我敢说，都延伸到了灵性事务，延伸到了佛法。甚至灵性道路也变得安逸了，也变得可以销售了，也必须在市场的指引下，看能带来几分利益，能带来什么好处，能拿走多少，能提取多少。

    从根本上讲，我们其实并不真的在乎治愈疾病。当我们怀着这种几乎是资本主义、消费主义的心态，你其实希望有更多像这样的人——你想要更多病人，更多……因为他们生病了，你就可以出售药物和服务。从根本上说，这样的善良几乎没有容身之地。

    而善良，就像那位富有的鞋匠所说的，是一切的基础——对每个人都必不可少的佛教修行，以及各种应用。当我们谈到爱、灵性道路、慈悲中的小小心念、生活方式的正确见解——这一切基本上都应该被善良所支撑，被我之前说的那些所支撑：因为作为众生，它在下面，与处境相关的愤怒，与处境，也许不管我们的生命中有多少东西，也许都已经变成了别的。旅途现在变得容易多了，以前要很长时间的，现在几分钟就能到达。你可以拥有各种各样的医疗信息，其余的我想不必赘述了。

    这一切，包括各种疾病，尤其是精神疾病——我其实并不是说这些比别的少，恰恰相反。我认为，作为有情众生，我们有同理心。当我们身体不好、当我们生病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样本，作为基础，作为参考，让我们去培养一种对他人的理解与同理心，对那些有着类似问题的人的善良。所以，对于那些以此为职业、在健康相关领域工作、把生命献给帮助他人、献给让他人痊愈的人来说，如他所说，善良才是最伟大的。那么，"同在"意味着什么？

    佛教徒也许还有另一个定义。我能告诉你们的是，我们曾经讨论过，在藏语里，善良应当如何定义？我们其实并不是用慈善机构或善良的上级——比如佛陀、神，或者某个上级机构——来定义善良，而是说：我们可以运用我们自己的，利用我们自己的身体、我们自己的心、我们自己的情感，作为基础，作为参考。如果你不喜欢某件事，如果你厌恶痛苦，如果你不想要某些不想要的处境，那就对自己善良——这就是某种东西，你不希望别人落入这样的处境。这个实验，正是这个，这才是意义所在——最基本的共通点。基本上，当我们在佛教中谈论慈悲修行、说不自私，一开始我们谈的并不是——一开始是试着不自私，不去强加你的愿景、你的价值观，或者你的目标。那应该就是这样——佛教修行善良的根本。

    我想——关于那五个问题，真的很好，我想花更多时间。谈到那些问题，如果从第一个问题开始可以的话，你应该不会介意。第一个问题是——乔达摩所说的，那是专家来处理的问题，关于健康与医疗，那是第一次提出的问题。

    嗯，如果我们在谈这个——乔达摩所说的，简而言之，就像我最初说的，真正的疾病是精神疾病。如果你没有念头，那是什么呢？那就是身体，那是无生命的，什么都不是，像皮肤，像岩石，就像一块木头。所以真正的疾病，是心的疾病。所以当我们谈到精神疾病，我们有的——说来，根本上是不知道真相，不知道现实。通常这被分类为无明——不知道现实，我们把某些东西搞混了，或者接受某些东西，或者我们执取某些东西，或者我们在某件事上付出努力——这通常被称为执着或欲望。因为从根本上，我们没有真实的东西，我们不了解现实，我们对生命的这些事情是无明的，关于生命现实的事，我们对他人、对其他处境，甚至对自己，有着嗔恨与厌恶——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愤怒。

    所以这三个，通常被称为三毒：欲望、无明，还有愤怒。它们是倍增者，是创造者，是一切由此生起的情绪的来源，比如怀疑、嫉妒、傲慢，等等。有了这三毒，我们就会走向各种各样的行为，比如偷盗、说谎、中伤、夺取他人生命、杀生。如此，这就带着我们，引领着我们，这些行为的影响领着我们，这些行动的效果——我们在谈论情绪与行动，而这些情绪或行动的结果，那么你如何体验这些呢？越来越多地，它们在我们内心滋生，产生更多情绪，更多行动，更多结果，就这样，我们不断地把自己困在陷阱里。

    这基本上就是疾病的本质，就是这样形成的。我们就是这样制造出生命的混乱的。有了这种精神疾病，它逐渐带来障碍——身体的障碍，而且不只是身体，不只是制造身体的障碍，它还制造社会的混乱，一切都渗透进去——国家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苦。

    下一个问题，是关于临终关怀，关于如何有尊严地死去：佛教在诠释想要更进一步、却不知如何是好这一两难困境中所扮演的角色。人可以做的事太多了。我能做，但我想……我想我大概就在这儿了。我想，收听这个节目的人是佛教徒，尤其是居住在不丹的人，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，他们都可以说——与佛教相连，乃至超越佛教。我想说的是，尽管人可以做很多事，大概最好的事情——最好的，其实并不是为那些生命走到尽头的人制造一场佛教体验，而是为所有人——不只是即将往生的人——生发小小的菩提心。让我再详细解释一下。培育小小的菩提心，也许是人所能拥有的最伟大的愿景。我们不是在谈论救人命，我们不是在谈论建医院，我们不是在谈论做慈善、布施物质或信息——我们在谈论的是小小的菩提心，那是一个决心，是一种心，是一个意愿与动机：愿你觉醒，不只是一两个人，而是所有众生，一切有情。在这之中，现实是一种非常广阔的视野。

    事实上，我总是这样建议——那些即将离开的人，我总是在他们生命的最后劝告他们，他们其实不应该去想这些事情将会终结。事实上，他们现在应该想的是：现在是启动这个宏大项目的时候了——这个小小菩提心项目，一切众生觉醒的项目。所以，归根结底，这其实是在成就自己的伟大。所以对我们这样的人……这里的大多数人应该是佛教徒，我认为大家都是佛教的众生。不，我们不相信我们只有一条命。所以，在这一生中，假设某些人感到生命正走向终点，他们的态度应该是：仅仅一步，我打算从今以后更积极地为他人做事，不仅仅是治愈几种疾病，而是真正地投身于一切众生的觉悟。我认为这种类型的心理训练，生发这个决心，燃起这份勇气，大概是最好的事情，是可以做到的。

    第三个问题，是关于我们如何传承业力相互依存的概念，以及对那些因健康问题而受苦、且病情不可逆的人来说，无常意味着什么。这其实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——一个重要而相当困难、范围广泛的问题。特别是关于业力这个概念，我注意到它被误解的次数实在太多了。业力真的非常复杂。很多人认为，业力就像是命中注定——它在我们之外，我们是被预定的。人们甚至这么想，甚至这么行动，说"这就是你的业报"。当然，如果你这么理解，那是不对的。业力不是宿命论，不是被预定的；但同时，业力也不是它的反面——自由意志。也有很多人认为，业力也许像自由意志，你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。在某种程度上，那也是真的。但我们确实需要厘清这个概念。这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会变得有些学术化或过于智识性，不过紧接着的问题是：我们究竟有没有其他选择？

    所以请稍微给我一点耐心。我首先要说的是——佛法，佛教的目标，并不是关于积累的。很多人认为，佛教徒所做的就是积累，积累更多业力，积累好的业力，认为这就是佛教徒在做的事。这完全是一种非常错误的理解方式。佛陀的法，当然不鼓励做坏事，行为上也是如此，但同时还要超越好的业力。这是拉基提奇所说的——他是处理来世这一主题最伟大的大师之一。他说：愚人行恶，将堕地狱，那就让他们堕地狱好了。接下来一行写道：愚人行善，将升天堂——你会发现，这两种人都是愚人。第三种，智慧的人，试图超越善与恶、善的行为与恶的行为，如此一来，他们将得到解脱。

    在这个框架与语境里，我们需要理解的是——业力，实际上不能脱离缘起来讲，不能不教般若智慧就来谈这个。有了这些，才能更容易理解。你常说"没什么"——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？其实这是理解业力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。事实上，佛教徒也在对所有事物问同样的问题——今天，咱们私下说：谁先开始的？谁在听，谁在说，一切都相互关联，这就是相互依存的缘起。佛教徒不认为存在一个原始的、最初的蛋或鸡，不相信有一个第一因。真正的佛教徒对此有坚定的信念：佛教徒不把时间视为某种确定的、非常重要的东西——时间是相对的。原因、众多条件与影响，都是相对的；业力，回到这种相对性，也就是说……

    那么主要的问题——那些因疾病而无法被治愈的人们，我们所说的"治愈"究竟是什么意思？"无法治愈"又是什么意思？这些疾病也许在这一生中无法被治愈。但对于那些相信轮回的人来说，也许这一次的转世本身就是从业力中解脱的方式。理解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途径。无数次，即使人们正在受苦或临近死亡，即使处境看似致命，有时哪怕只是极小的转变，也能让情况迅速改观。说起来容易，但人们的确常常经历看似无解的处境。即便是真正严重的问题，看似荒谬、看似不可能改变的处境，"修正"从根本上也是一个概念——就好像你在定义它一样。不管怎样，就像我说的，业力不是被预定的，也不存在完全的自由意志——可以这么说，那种绝对的东西并不存在，没有什么是绝对无法融化的。简而言之，如果你没有解决这个处境的原因与条件，那就是说，它在此刻是无法化解的。

    第四个问题，是关于慈、悲、喜、舍四无量心在健康与医疗体系内的协同效应。这也正是我今天展开这个话题、谈论善良的原因。我们说过，善良是一切类型的基础。在治愈这件事上同样如此——四种念可以应用其中，"无量"可以应用其中。这里要注意的是，"无量"这个词，谈论的是某种无法量化、无法测量的东西——是一种态度，而不是可以测量的指标——这非常具有佛教特色。我们再次谈论善良，从善良到最高的层次。

    比如，通常而言，"无量"的动机是什么？当我们在治愈某人时，我们已经对"治愈意味着什么"、"目的是什么"有了固定的想法。我总是遇到这样的例子：假如我是一位精神科医生，从书本中学到了什么是"正常"、什么是"健康"的定义，那么我就会带着这些固有观念坐在诊室里，努力修复一个被认为不正常的人。我全神贯注地看着他，脑子里装满了关于"什么是正常"的想法，然后把他当成疯子来对待。那不是无量，那里没有谦卑——你心中已经有了一个目标，你想按照你认为正常的、按照你对健康的定义来处置这个人。医生们通常如此，当然还有像我这样的喇嘛们，结果我们反而让人们变得更加神经兮兮——因为我们太执着于目标了，有时候恰恰是因为过于专注于目标。

    这是一个有趣的地方，为了理解我们所说的"无量"——心的无量。当我们谈到无量慈悲、无量爱的时候，我们往往会有所偏向、有所选择。对我来说，也许对一个流浪的旅人更容易生起爱或慈悲，但对比尔·盖茨这样的人，就不太可能——因为我对他已经有了某种预设：你很富有，你不需要慈悲，你不配。这完全不是无量的品质。在这个语境里所说的无量，是因为从佛教的角度来看，无家可归者、阿富汗儿童，还是比尔·盖茨——同样地，我们的爱与慈悲的对象是所有众生，他们都有苦，都有疾病。但这五个问题实在太宽泛了，我真的在努力具体地讲，我们可以在这里坐很久。

    下一个问题是：如何用同理心管理疲劳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这是真实存在的困境，而佛教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有最好的答案之一。那就让我们直奔主题，从佛教的视角、从佛教的智慧观来看这个问题。

    首先，我认为这是一个有事实依据的评论——被动地疲惫，或者说，美国人所说的"同情疲劳"（compassion fatigue）——已经有某个固定的想法或目标，你非常执着于它，你当然会感到疲惫、感到失望，因为你设定了目标，你创造出了一种极有可能无法实现的处境。这样，你就成了自己局限性的牺牲品，成了你那有限的、由有限的热情所塑造的慈悲的牺牲品。

    关于这个，有一段佛陀与他一位弟子之间的对话。这位弟子四处奔走，帮助众人，精疲力竭地回来，去见佛陀，说道："我太累了，我实在做不下去了。"

    佛陀回答说："就是这样的。"然后讲了一个比喻——假设有一位母亲，她只有一个孩子，独生子，她非常非常爱这个孩子。有一天她做了个梦，梦见孩子被人拖向河里。她毫不犹豫地跳进河里，拼命想把孩子救出来，但不管怎么使劲，都好像在对着虚空努力一样。就在她以为快要抓到孩子的那一刻，她从梦中醒来——孩子根本没有被河水冲走，根本就没有河，一切都是宁静的。那个梦，只是幻象。

    我想说的是这个：从佛教最深的智慧来看，如果你能够理解一切都是你自己的投射，只不过是你自己的幻象；时间是幻象，一切皆如此——那是你的投射。如果一切从根本上都是相对的，那你就拥有了这样的智慧。有了这样的智慧，再去帮助众生。当你去帮助所有众生的时候，患者的数量，那对你来说就不会显得那么压倒性了。让你精疲力竭的，是治愈所需的时间，是你必须经历的那些程序——但那不是真正的你，不是的。那会把你压垮，正是因为——就像我说的——一个治疗师有固定的目标，非常执着于某个对象，而那个对象，其实完全是你自己投射出来的幻象。

    但这种智慧，也许相当难以企及——可以触碰，但也可能触碰不到。夜里，要让自己慢慢习惯这种类型的智慧。这大概就是第五个问题了，对吧？也是最后一个了。最后一个问题是：作为理想的佛教医疗从业者，应该怎么做？

    想想我是怎么开始这场对话的——我认为，那就是关怀与慈悲，那是核心所在。要逃出消费主义的资本主义价值观，感觉几乎是不可能的，但我们要一点一点地提醒自己。就像一位真正优秀的治疗师，要真正能够保有正念，要保持觉知，我们需要意识到一切。有一种东西叫作追求利润的倾向——我们知道这一点。即使不容易，这也是我们必须经常讨论、时常提起、时常被提醒的事情。即使治疗师做不到，无法完全按照规定行事——但如果治疗师具备这种内在品质，我认为那就是慈悲，哪怕只有一丁点儿。对于心存疑虑的患者，甚至对于那些看起来没有希望的患者，我确信他们一定能够康复痊愈，能够走完余下的生命旅程，安住于平和、和谐与极大的喜悦之中。我认为，这正是佛教疗愈者的价值所在。非常感谢。

    ---

    关于这个，有好多问题想问——能不能只回答公开问题中的一两个？还有，请再给我三个问题。

    无明是无数问题的根源。有一个问题，来自一位中国的提问者：无明从哪里来？第一个念头从哪里来？我认为"它从哪里起源"这个问题本身非常重要。这个追问本身，召唤出了一种关于"时间究竟是什么"的信念——某种确定性的东西。我不认为时间是某种确定的东西。对我来说，时间当然是相对的。所以如果你坚持这样问，好，我来告诉你一个开头：那个念头……我想说的是，最无明的人，就是此刻——

    接下来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，来自一位叫芭芭拉的人：所有疾病都是由业力引起的，这就是业。如何超越这些业力？

    要超越业力，唯一的方法当然是通过理解空性——那是我所知道的唯一途径。要超越负面的业，你可以通过积累正面的业来做到；但那又如何呢？正面的业虽好，它同样是锁链。那样你拥有的还是锁链，只不过换成了金项链而已。最终，你想要的是从一切锁链中解脱出来。所以你真正需要做的，就是理解空性——因为那才是真正的、决定性的治愈。关于这一点，经典中说，空性是咒语，是治愈一切的咒语，涵盖了所有相关的内容。

    医学的转化，往往与药师佛有关——他是蓝色的。今天我们对话的主题是"光"，而青金石也希望在这一点上有所表达。关于蓝色，我没有太多可说的，因为……蓝色——我们所拥有的最伟大的蓝色，是人类最为敬畏的那个——那就是天空。那里就是天堂。蓝天。

    那我们来谈谈天堂。天堂在哪里？通常我们向上指。人类啊……我们也会开车……我们成功地说服了自己，觉得天空中央存在着某种东西，某种概念。当我们说"在天空中央"的时候，想一想，我们真正的意思是：天堂其实并不"在"天空中。天空本身才是一种奇妙的存在——那是一个比喻。在佛教里，这非常了不起，因为你没办法真的说天堂"在那里"——天空"不在那里"；天空、虚空，它不在那里，但同时它又在那里。没有虚空，你怎么能移动呢？它没有物理特征，没有气味，没有任何味道，没有感觉。因此，虚空是佛教经典中运用得最出色的比喻之一，用来定义、用来举例说明智慧。所以当我们真正理解空性，那就是天堂，那就是治愈一切的东西。这就是为什么佛陀常常以医学来作比喻，这也就是为什么用蓝色来表示——蓝色代表天空。好，谢谢。

  